
宁波要打造“名城名都”，文化是重要软实力。而
象山影视城，目前已成为象山最闪亮的一张文化名片。

活跃在象山的青年群演，也引起了团市委的关
注。宁波市第十九期青年干部培训班第一组全体学员
通过亲身体验群演拍戏、入户访谈交流、问卷调查填写
等方式，认识并走进了“象漂”群演，并递交了一份《象山
影视城青年群众演员生存状况调查及对策研究》。

调研显示，青年群演中，象山本地人占3%，象山
县外宁波市内的占3%，宁波市外浙江省内的占9%，
浙江省外的占85%，大多来自云南、安徽、四川、贵
州、湖南等。

男女比例较悬殊，男性占总人数75%，女性仅占
25%。同时，象山影视城青年群众演员普遍呈低龄化
态势，年龄基本在18-35岁之间，其中有54%为90后。

多数象山影视城青年群众演员未接受过正规系
统的艺术教育，文化素质较低，调查显示他们中具有
本科学历的仅占1%，大专学历占10%，高中或中专学
历占50%，初中学历占37%，小学及以下学历占2%。

60%的青年群演到象山不到3个月，到象山3年
到5年的青年群演只有6%，而超过5年的基本没有。

30%左右的群演对工作的满意度是“比较满意”
或者“一般”。

调研报告称，群演几乎没有最低薪酬，没有专门
的保险机制。除非发生重大事故，剧组迫于压力不
得不支付赔偿金外，群演的人身安全基本靠自己多
加小心。此外，群演大多没有办理演员证等相关证
明。演员公会作为第三方协调组织，只能保证工资
不被克扣，但大部分群演法律意识薄弱，如发生其他
经济纠纷，无索赔依据。

一位参与调研的团市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
次体验式调研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主演是茶叶，
群演是开水，没有开水这茶也不完整。”但青年群演
的生存现状并不乐观，他们对于群演这份工作的满
意度也大多是“一般”。他们或许有梦想，但工资不
高、工作环境变幻莫测、每日有无工作亦不固定，都
是梦想上的枷锁。

谢建清很喜欢演员彭于晏。一次拍戏间隙，
他在角落里玩手机游戏，彭于晏过来跟他聊天：

“兄弟，你玩什么呢？”就这一句话，让他对这个当
红小生好感倍增。

群演们喜欢某个明星，与吃瓜群众有别。他
们大多会被类似的情节打动，从而喜欢上一些亲
切的、和善的、没有架子的明星。

“拍戏的时候，经常被呼来喝去，有些剧组人
员都不会正眼瞧我们。还有一些小演员，脾气特
别大，特别爱摆谱。”群演小林（化名）表示，被当作
二等公民的感觉很难受。

他举了个例子，大夏天拍戏辛苦，主演有时会
请剧组吃冷饮，剧组却不把群演算在内。

还有的时候，明明错在一个群演，导演却会把
所有群演骂个狗血喷头，开口闭口就是“你们这些
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种人”。这让小林很不
解：“‘我们’怎么了？”

小林告诉记者，自己可能下个月就不干了，收
入不高，还经常受气，何必呢？

但更多的“象漂”选择了隐忍和坚持，为了心中
的演员梦，也为了眼前的生计。只是在心底，他们
还是很渴望被尊重，更好地继续自己的人生大戏。

27岁的谢建清以前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
自己会将演戏变为职业，“当时，家里发生了一些
变故，我心里乱，‘躲’到影视城来了，没想到，一入
戏就不想出来了。”

谢建清也是从“横漂”转为“象漂”的，因为横
店的群演已近饱和，新人很难出头，而象山环境好
机会多。几年来，原籍河南的他将这里当成了自
己的第二个家。

很多人以为当群演很轻松，杵着就行了。谢
建清摇摇头：“为了拍戏，早出晚归、三餐不济都是
常有的事。大夏天，一般人外面待半小时就受不
了了，我们能坚持3个小时。”

有时候，拍戏还很危险。有一幕戏，主角开着
卡车整条街乱冲乱撞，竹竿、木板、锅碗到处乱飞，
群演们要做四散逃窜状。导演要求不能跑得太
早，必须车到跟前了才能躲开。那场戏，谢建清是

硬着头皮拍完的，之后几天，回想起来还是心惊肉
跳。

话虽如此，但让他不拍戏，他还是千万个不愿
意。为什么会热爱拍戏？谢建清说，每每穿上不
同的戏服，就像在体验不同的人生，而从戏里增长
的见识，对于初中毕业的他来说弥足珍贵。最重
要的是，身边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一起拼
搏，感觉非常充实快乐。

谢建清爱戏，有时走在路上，嘴里也会蹦出台
词。他说，琢磨台词，琢磨人物性格，是一件非常
有意思的事。

谢建清眼下常有机会成为小特约或中特约，
他的目标是成为大特约。为此，他正盘算着去报
个演员培训班，“不是科班出身，感觉和他们还是
有很大差距。经常在旁边看一些大特约的表演，
感觉我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细长眼、高鼻梁，28岁的寇翔智并没有长着一
张大众脸，许多初见他的人却会感觉他面熟。

“这大概是因为我在多部影视剧里当过群
演。”寇翔智告诉记者，早年他在横店影视城当“横
漂”，2013年来到象山影视城当“象漂”，因为这里
机会更多。现在他偶尔也会在影视剧里过过戏
瘾，“我一般都是小特约，就是那种能露个脸，说几
句词，活上一两集的群演。”

但更多时候，寇翔智是“领队”，和朋友经营着
当地一间演员工作室——荆龙飞影视文化工作
室，手下有110多名群演，旺季的时候则超过150
名，“影视城的淡季旺季与天气无关，主要是看剧
组多少。”

寇翔智早年是厨师，机缘巧合，经朋友介绍在
横店当起了群演。第一部戏是《我的抗战2》，一天

要换两三套衣服，上午还是共产党，下午就成了日
本兵。“穿帮？不会，多数群演连脸都没机会露。”
寇翔智说。

戏服则经常让人反胃。一部30集的古装剧，
拍摄大概要3个月，从开机到杀青，群演的戏服可
能一次也没清洗过，一双鞋子有上百人穿过。“一
些群演会提早到剧组，把衣服晾一晾，洒点花露
水。一些女孩子，再热的天，自己的贴身衣服能不
脱就不脱。”寇翔智说。

群演有群演的辛酸，群头有群头的难处。群
演不灵光，导致NG，剧组追责下来，挨骂的就是群
头。说好的价格因故缩水，群头也要在剧组和群
演间几经周旋。日常，群头要负责群演的吃住，有
时甚至要像宿管阿姨一样处理宿舍矛盾，监督宿
舍卫生。

群演分层级。最低一级的群演收入一般是按
一天8小时60元计，“加班”另计。一般来说，超过
8小时的加班，18时前每小时5元、18时后每小时
8元。碰上大风大雨，又或是大热天穿盔甲等特殊
场景，会加几十元的辛苦费。这一层级的群演，门
槛最低，人数最多。

往上一级，对形象有一定的要求，有时需要高
个，有时需要矮个，有时需要胖子，有时需要小
脸。他们每天可以多拿20至50元不等。

再往上就是小特约了。碰到大剧组经费充
足，小特约最多每天能拿到200元。碰到小剧组，
经费紧张，小特约也就多拿30元的“开口费”。

再上一级是中特约，根据戏份和台词的多少，
8小时收入约在300至500元之间。

最高一级的群演就是大特约了。在横店，个
别大特约一天能拿到5000元，在象山影视城，

1000元就差不多了。
大、中、小特约的单日收入远高于普通群演，

但一部剧顶多用他们一两次，用得多了会穿帮，这
一集山里为男主指路的老农，不能下一集成为客
栈里招呼女主的老板吧？所以，今天是特约，明天
可能又当不露脸的普通群演。

也有未成年人充当群演的，价格大概在一两
百元，家长大多抱着让孩子来锻炼锻炼的心理。
由于需要家人接送，他们比普通群演多了一笔交
通费。

演尸体的群演会拿到一个小红包，通常是5
元、10元。需要剃光头也会加钱，男的可多拿50
至100元，女的一般都不愿意，所以剧组需要“尼
姑”时，通常会另想办法。

据不完全统计，常驻群演的月收入，通常不会
超过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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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象漂”的生活现状和面临的诸多困难，调
研报告从整合政府相关部门资源，更好地服务管理
这些“漂着”的新象山人角度出发，提出不少建议。

报告指出，随着浙江广电集团象山影视（基地）
的投资建设，影视城未来剧组的接待量和接待能力
将大幅提高，对群演的需求量也将进一步加大，加强
对“象漂”的人文关怀，为其真正融入象山营造良好
的软环境十分必要。在报道明星的同时，也不妨适
当将镜头关注“象漂”们。团组织可以结合青年之声
栏目建设，联合新桥镇政府与影视城管委会两家团
委，开设咨询类、访谈类、专题类等互动性栏目，关注

“象漂”青年的生活，促进他们更好地成长。
此外，不断提高“象漂”的生活保障水平。进一

步明确象山影视城演员公会工作职责，促成影视公
司与保险公司合作，购买意外保险，逐步建立面向

“象漂”的最低生活保障以及社会救助制度。
不少“象漂”怀有明星梦，渴望在这片土地上成

才。我们的政府不妨联合企业、社会各方的力量，加
强对“象漂”职业培训力度。加强与横店等国内大型
影视拍摄基地合作，增强群众演员的相互交流学习，
帮助其实现“影视梦”。同时提升服务水平，打响影
视旅游特色品牌，为“象漂”群体提供一个更加稳定
舒适的生活和就业环境。 记者 滕华 童程红

建议提高“象漂”生活保障水平
“搭桥”帮他们实现明星梦
建议提高“象漂”生活保障水平
“搭桥”帮他们实现明星梦

B 他想报演员培训班，成为大特约B 他想报演员培训班，成为大特约

C 被尊重，是很多群演的心声C 被尊重，是很多群演的心声

A 他以前是厨师，现在当群头A 他以前是厨师，现在当群头

一天8小时60元起，演尸体可多拿10元小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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